专刊
 中共酷刑无法屈服的人

[image: image1.jpg]


[image: image2.jpg]



[image: image3.jpg]



[image: image4.jpg]


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酷刑，曾在中国大陆引发大量网民声讨，但那次曝光的只是中共人间地狱的冰山一角。本文主人公，在一个劳教所里折磨不垮，再转到另一个劳教所摧残，在“各层地狱”中八度辗转，经历实属罕见。

她的善良曾感化了凶顽，她用生命坚守着圣洁的信念，用鲜血维护了一个女性的尊严。

至善与至恶的对决

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，以酷刑臭名昭著的辽宁省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，突然让十名法轮功学员收拾行李。这是十位历经各种酷刑都坚贞不屈的女人，劳教所不可能给她们自由，那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？

33岁的尹丽萍被押了出来，她意识到自己再也回不来了。看着两个残酷迫害她的女队长，她想：她们这么作恶却不知自己将面临什么恶果，她由衷地可怜她们。她走到了大队长王乃民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请你在法轮功的这件事上摆正与你工作的关系，善待她们。”这个平日惯以两根高压电棍长久电人的恶煞，此时眼里完全没了恶意，苦笑了一下，显出那罪恶并不是发自她本心的无奈。

尹丽萍又看了一眼比她还小一岁的队长张秀荣，脑海里浮现出这个“地狱酷吏”折磨自己的一幕一幕……她小声说：“你一定要学尖一点，这件事到最后会清算的，你不要再参与了。”张秀荣突然慌张地、快速地在尹丽萍耳边低声说：“你有病，记住你有病，你有病”。

这名女警完全知道要把她们送到哪里，将面临着什么样的升级摧残，而“有病”是拒收并送回她们的唯一理由。

自2000年9月尹丽萍等拒不屈服的法轮功学员被秘密转入马三家劳教所，四队队长张秀荣就开始了疯狂的迫害，洗脑、毒打、电击、体罚……一次无止无休的电击，尹丽萍呼吸困难，开始抽搐，痛苦得思维好象脱离了肉体，她想起了师父的教诲。忽然窗外狂风四起，天昏地暗，霹雳炸响在窗前，张秀荣吓得扔了电棍破门而逃。此后张秀荣命令手下的打手——劳教人员，残害尹丽萍，但任凭天天怎样的摧残，都不能让这一羸弱的女子屈服……

众多男警仿佛定格一般，只是静静地等着她们走来，铐上手铐，押上一辆大客车。

丧尽人伦的炼狱

尹丽萍、邹桂荣（已被迫害身亡）、赵素环、任冬梅、周艳波、王丽、王敏、王克一、曲阿姨等十名女子，还有彭庚（已被迫害致死）和另一名男子，这些坚贞不屈的法轮功学员，被押到了张士劳教所。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，其中念道：“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！”

曲阿姨因为体检不合格，被退回马三家，幸免一劫，而尹丽萍她们九人，竟然分别被带进了九个男监室。四个男劳教犯在男牢等候尹丽萍，一个男犯说：“这里不转化没有让睡觉的，一个女的在这里十八天都没让睡觉，最后精神病了。” 

“丽萍，丽萍，我们从狼窝又被马三家送到了虎穴，这个政府都在耍流氓了。”外面传来邹桂荣凄惨的叫声，尹丽萍拼命冲了出去，邹桂荣也拼命冲到了走廊，她们死死地抱在一起，男犯们拼命毒打，尹丽萍的右眼角骨被打凸起来，衣服被扯得几乎一丝不挂，她们被拖拽回去，继续被毒打，被猥亵，竟然还有人来摄像……

尹丽萍被打得思维静止了，当邹桂荣的惨叫再次传来，她循声而起，随即男犯抄起落地衣架砸得她头破血流。邹桂荣冲了进来，拉着尹丽萍冲了出去，她们完全置生死于度外，在暴雨般的拳脚下，不断地撞击楼道的铁门……

铁门终于开了，遍体鳞伤的她们质问赶来的警察：为什么对我们这么耍流氓？你是否有母亲，有妻子，有姐妹？她们被这么摧残你们也无动于衷么？我们活着出去一定会告你，我们如果死在这里，我们的灵魂绝不会放过你……本来幕后指使着这一切的警察，被震慑了，他漠然地命令男犯：在他值班时不要叫这俩人出事，让她俩今晚在一起，让她们睡觉。

然而四个男人依然在房间里监视，走廊里不时传来别的房间敲门砸门的叫声，她们彻夜未眠。
第二天晚上，残暴再次上演，邹桂荣再次被追打到尹丽萍的房间，尹丽萍大口吐血，发起高烧。怕出人命，魔鬼暂停了摧残。

第三天，她们想起了被关在最里边的房间里的未婚姑娘任冬梅。她们冲到走廊大声呼喊着“冬梅”，告诉惊来的警察：你们如果还有人性就不能伤害任冬梅，你们也有女儿！

第四天，张士劳教所看到酷刑无法让她们屈服，又怕出人命，不敢再迫害，把她们转到沈新教养院。

历经迫害　坚持信仰

劳教所动用洗脑和各种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，逼迫转化，如果所有暴力手段都不能让人屈服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业绩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前期，就把她们推给别的劳教所。尹丽萍就这样先后八次在这样的黑狱中辗转。

◇铁岭劳教
二零零零年一月七日，尹丽萍为法轮功上访被非法劳教，囚入铁岭劳教所。警察毒打是家常便饭，还专门电击女法轮功学员的敏感部位，电得人满地翻滚。大家绝食抗议。尹丽萍被警察叫去，桌上是两根大电棍，还有赫然写着“打死白打死”的文件。尹丽萍正色道：“谁执行，谁就是千古的罪人。”惯于电人的王志斌似乎良心发现，没动刑，让她去零下二、三十度的室外刨地沟、干手工。

一个十七、八岁男孩还穿着凉拖鞋，双脚冻成黑紫色。尹丽萍把雪地鞋给了他，男孩感动得不知所措，而她穿上那双冻得帮帮硬的凉拖鞋，不到两分钟就冻的受不了了……在这里被奴役到月底，就被转到辽阳劳教所。

◇辽阳奴役

在辽阳劳教所，每天干二十小时的奴工，白天到轧钢厂轧铁、装铁条，不带面具做有毒的石棉瓦，铺铁路……重体力活干一白天，晚上回来还要做手工扎花，被劳教所榨干血泪，眼睛整天布满血丝，十指血肉模糊，胳膊血迹斑斑，后半夜全身痛的都上不了床。 一次累得大口喷血，警察都不给片刻休息。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变着法地折磨、毒打以至剥夺睡眠。 

一个姓尹的副队长，每次值班时就会趁别的警察不在，把尹丽萍叫到办公室，了解法轮功的真相，偷偷给她冲豆奶。尹队长以前也打过人，了解真相后就暗中保护她们，为她们说公道话，但很快被降职调离了。

◇马三家——张士——沈新　五天内的生死跨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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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零零年九月，尹丽萍等人被秘密转入沈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迫害。本文开头的记述，只是马三家迫害的冰山一角。八个月的摧残无法逼她转化，尹丽萍被转入张士劳教所，在男牢被丧尽人伦地折磨四天后，又被转到沈新教养院。在那里她被男女警察群殴，头发被拽掉一地，头被打得几天都抬不起来。       
◇龙山劳教，唤醒良知
二零零一年的五月一日，尹丽萍被单独押送沈阳龙山教养院。正好赶上放大假，迫害的警察们也放假了。她绝食鸣冤，值班警察不得不轮番找她谈话，她告诉警察：“在这场邪恶的迫害过程中，我分清了正义与邪恶，我宁死也不跟从恶党做一个千古的罪人。如果我不学《转法轮》，我会怎么对待害我的人？所有参与迫害我的，都应该感谢我师父才对。大法教会了我在最痛苦的时候，在失去个人利益的时候，如何去做一个好人。这么好的大法和老师，你不认为我该去敬仰吗？”

慈悲唤醒了警察们的良知，他们都表示这是上指下派，不干没饭吃。教导员张某小声告诉尹丽萍：“你一定要把你的事让家里人知道，要不然你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咋死的。江泽民对你们法轮功下死令了，你们死了白死，杀人灭口，明白吗？”在警察的帮助下，在龙山劳教所尹丽萍见到了妈妈、孩子和弟弟……

尹丽萍向寸步不离看管自己的劳教犯——包夹们讲述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和法轮功的美好，教她们背《洪吟》，帮助她们解开心结，明白“真善忍”的珍贵。女犯们不再心躁，举止言行在变好。

看到排队打饭的被洗脑转化的法轮功学员，尹丽萍冲到窗口，对着大院食堂高呼：“法轮大法好！还师父清白……”正义之声在龙山劳教所回荡。劳教所害怕了，怕那些沉寂的良知再度醒来，仅仅十天，就把新来的她退回了沈新教养院。

◇二进沈新　生死重逢
在沈新教养院，尹丽萍见到昔日的难友——赵素环等六名女子从张士教养院的“男牢”也活着闯出来了，九位姐妹又一次同舟共济。

尹丽萍继续绝食，赵素环、周艳波也相继绝食抗议，她们强烈要求见沈阳司法局的局长。一天，尹丽萍和赵素环被灌食后见到了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，后来到加拿大反正，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韩广生听完了她们的陈述，答应回去研究。于是她们停止了绝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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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等申诉结果，等来的却是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的警察王树增（音），拿着三个档案袋，来沈新给她们加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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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盼的期满释放成了非法加期，这超级打击让她们差点崩溃。她们再次绝食抗议，被关禁闭十一天，被流氓式的野蛮灌食、猥亵、毒     

打、整夜吊铐，尹丽萍血尿失禁。 
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点多，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、大队长宋小石、郭勇，院长助理邓阳及两名狱医、三名狱警来到了禁闭室。宋小石把连夜吊铐的尹丽萍放了下来，刘晶说：“江泽民有令，对你们采取灭绝政策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。你们还犯傻，死了这笔帐可别算在我们身上。”这就是沈新教养院的“死前叮嘱”。

尹丽萍、邹桂荣、周艳波被架出了禁闭室，押上面包车出了这层地狱。
◇黑狱深处　带去光明
沈阳大北监狱的地下犯人医院，阴森刺骨，阴气袭来，尹丽萍冷得直打牙颤。她们三人互相搀扶着，穿过一道道铁门，下到了黑狱深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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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穿便衣的警察，随手关上了一道厚重的隔音铁门     
——竟是一面墙形的暗门，    

里边放风的犯人和水池瞬间不   

见了。有如地狱魔幻，陡生恐惧。

最后一道铁栅栏门打开，两个女犯带她们进去。“救命啊……”旁边凄厉的叫声犹如无间地狱的哀嚎，又是一阵惊吓。那是一个男政治犯，戴着手铐和脚镣，头发、胡子、脸上都是大便，关在这里十多年了。

她们住在走廊上，看守扔来了满是破洞的发霉棉花套，潮湿得都能拧出水来。走廊尽头的破板屏风后面是大大小小的便盆，她们被刺鼻的气味和霉味浸泡。 

2号监室的王大姐见尹丽萍伤的厉害，就把她叫去给了一些生活用品，然后说：“龙山教养院送来的法轮功孙红艳，就被这里男犯拉出去灌食，最后大小便失禁了，不行了被拉走，听说到家就死了。你可要好好活着，教我们也炼炼功。”

在这警察都少来的黑狱底层，女病犯们开始学炼法轮功，听她们讲“真善忍”，背诵大法的《洪吟》诗。女犯们渐渐不再骂人了，不再贪占别人的东西。她们三人重伤的身体，炼功后也恢复了一些元气。

◇三进沈新　灭尽人伦
二零零一年的六月五日，本以为她们会死在大北监狱地下医院的沈新教养院警察，见她们炼功恢复了，还教别人炼，恼羞成怒。
她们被拉回沈新，被灭尽人伦地迫害。一顿电棍之后，尹丽萍和邹桂荣被拖进禁闭室。下午，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象土匪一样闯来，扒光了尹丽萍的衣服扔进厕所。她被群殴，头发被拽了一地。尹丽萍痛苦地回忆着：那时自己大脑一片空白，用人类任何语言都没法描述那种伤痛和耻辱。隔壁传来邹桂  
荣的撕心裂肺的哭声，这是她第一次在邪恶面前哭啊，她也遭受同样的厄运。

魔鬼们淫笑着退去了，尹丽萍无声地流下了两行泪水，她思念儿子，但不能再忍受这非人的屈辱，一头撞向了厕所边上唯一带角的墙垛……

警察们跑来把她单手铐在地面的铁网上，看尹丽萍没死，只是昏迷，便径自离去。 

第二天，男犯来刨掉了墙垛，铐在地上的尹丽萍赤裸着，被男犯们观看羞辱。一群男女警察和男犯们又冲了进来，给她套上劳教服，把她双手铐在了铁网上，尹丽萍大口吐血。 

以后的数日，尹丽萍每天被男犯们拽着四肢，拎去灌食。经过大院时，尹丽萍都要高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沈新教养院迫害好人天理难容。法轮功（学员）被超期关押在这里，不让见家人。沈新教养警察执法犯法随意打人，野蛮灌食，是他们在断我们的亲情。不要听信电视的谎言……”

被剃了头发的劳教犯人“光头”们在各层楼的铁窗前聚集，不少劳教人员竖起大拇指，有的还向她敬礼。

一天，禁闭室窗外递进来一瓶可乐和一个面包，一个打扫院子的男孩在窗栏外说：“大姐你真伟大，真了不起！这是楼上一个哥们给你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佩服你！你有什么事快跟我说，我们都会帮你。”

尹丽萍说：“你快记下我家的电话，一定要想办法叫家人知道我在这儿被迫害呢。”男孩说接见时会叫哥们想办法。尹丽萍又说：“你快把吃的拿走，别让警察看见给你加期。”男孩伸头看到尹丽萍双手被铐着，迅速把可乐和面包揣进怀里，边扫地边失望地说：“我好不容易带到这的。”

警察郭勇看到楼上楼下的男犯们善心萌动，都在赞叹这个“法轮功”，惊恐万分，再不敢让尹丽萍去大院了。郭勇揪着尹丽萍的头发，猛击她的后腰，边打边说：“谁迫害你了，谁看见我打你了，你给我找出证人，有能耐你去告我！”尹丽萍伤得很重，被拉到医院拍了片子。诊断结果却瞒着她。

禁闭室的铁门再次打开，警察开了尹丽萍的一只手铐，递来一袋饺子说：“教养院的饭你不吃，这是你妈妈送来的，你该吃了吧？”

尹丽萍泪如雨下，这里不让母女相见，反诬法轮功学员不要亲情。原来那个扫地的男孩真的帮了她，劳教犯托人打电话找到了尹丽萍的妈妈。一时失足的劳教犯们，比这些道貌岸然的警察还要善良。

在酷刑的摧残下不屈服的尹丽萍，第一次被非法劳教，就在六个劳教所之间八度辗转，受尽了折磨和凌辱，熬到释放时已经快不行了。可是迫害的黑手仍不罢休，又先后三次把她打入劳教所！

[image: image10.png]


短暂的自由

在沈新劳教所苦熬到二零零一年八月十日，奄奄一息的尹丽萍被用担架送回家，母亲立刻去找医生给她输液。几天之后她清醒了些，但还是吃什么吐什么，靠喝一点汤水维持着。就在这样的情形下，当地派出所、街道就来家骚扰。

“你整个辽宁省都出名了，派出所和公安局对你这类人物是要随时掌握情况的。”警察见人没死，就开始威胁了。

“还想不想让我们老百姓活了！”尹丽萍的母亲愤怒了，“我孩子被六家教养院迫害成这样，我们还没告你们呢！……”

警察和街道的人没趣地走了。没两天，调兵山的国保大队长张福才、刘福堂带领一帮派出所和街道的来抓人。孩子吓得不知哪里躲藏，邻居们也交头接耳。警察见尹丽萍还没脱离危险，才罢休。

街道、派出所不断地骚扰，摆出了身体恢复了就抓人的架势。母亲无奈地说：“你逃命去吧。”尹丽萍看着熟睡的儿子，心如刀绞。

逃亡、告状、被抓

二零零一年九月初，尹丽萍拖着内伤的身体流亡沈阳，找到了王杰和邹桂荣。劳教所里患难的姐妹又一次生死重逢，她们抱在一起，由笑而哭，不久又破涕为笑，恍如隔世。

邹桂荣也是在家里被警察骚扰得没法呆，才来沈阳投奔王杰的。那时全国对法轮功的迫害正紧，人们谈“法轮功”而色变。尹丽萍和邹桂荣躲在王杰的亲属家闭门修炼，身体在渐渐恢复。

后来沈阳的赵素环找到了她俩，三人决定写好上诉材料到北京上告。

她们哪里知道，中共已经邪恶到了“禁止法轮功告状，告状就被抓”的地步！她们到了北京还没告呢，就被北京警察抓了，交给了东北的警察。尹丽萍被抓进了调兵山看守所。

告状就要被劳教——中共从此开了这个恶劣的先河。不经审判，国保大队的警察方建业就把尹丽萍押到了沈新教养院。教养院听说尹丽萍又来了，坚决不收！最后方建业从尹丽萍身上抢走了八千三百元钱给了教养院，教养院才收人。

二度劳教 舍命十日还

尹丽萍这是第四回进沈新劳教所了。第一次被劳教，她在沈新劳教所三进三出，最终也没屈服。这次沈新把尹丽萍直接塞进了禁闭室。

没过二十分钟，方建业带着警察就气喘吁吁地冲了进来，拿着一张八千三百元收据的复印件，要换走收据原件。尹丽萍不答应，方建业就强行搜身，乱掏、乱摸、殴打……最后拽断了尹丽萍的胸罩，从罩杯里抢走了收据原件。尹丽萍大声哭喊：“你是什么人民警察，简直就是流氓！”

小明派出所的警察小王，气愤而又无奈地投来了同情的目光。尹丽萍捡起了收据复印件，一看还是个假的。

沈新教养院知道怎么残害尹丽萍，也无法动摇她对真善忍的信仰。这次干脆不理她，七天不给吃喝，然后直接踢给了监管医院，想让尹丽萍一死了事。

监管医院的女犯们见教她们炼功的人回来了，都很高兴，她们都说保护法论功学员得福报了，从潮湿霉暗的地下室都搬到了地上，重见天日了。仅三天，医院就以“生命濒危”为由，让派出所把尹丽萍抬走。

第二度被劳教，就这样不到十天就结束了，这是尹丽萍拿命换来的。在派出所，尹丽萍的母亲拒绝接收女儿，她跟警察们说：“公安局不抓被告抓原告，这是什么社会？我的女儿谁给接回来的，谁就接走。人都这样了，送给我，你让我这老太太怎么办？我家再也没钱给她治，也没人照顾她，她的孩子我还得照看，我们这个家折腾不起了。我女儿死了就告你们。”说完转身就走。

小明派出所赶紧开车，赶在尹母到家前，把尹丽萍抬回家，转身开车就跑。

流亡时代

在中国歌舞升平、形势大好的表面宣传下，人们都记得一九九九年七月延续开来的红色恐怖——打压法轮功，却很少有人知道由此开始了中国亿万人的噩运，数百万人被无辜抓捕拘留、非法关押，数万人被判刑，数十万人被劳教，还有很多人彻底消失（有近四千人已核实被迫害致死）。

数百万人在迫害中被迫流亡，他们不是象中共诬陷的抛弃亲情、离家出走，而是在亲友的帮助下躲避迫害。数百万家庭由此支离破碎，亲情被割裂，社会进入了一个被“盛世”掩盖下的流亡时代。北京的公安以街头上骤增的馒头销量，来估计在北京流亡上访的法轮功人数，二零零一年前后的这个数字常常在百万以上。

二零零二年除夕，孩子在屋外放鞭炮高兴得不想吃饭，屋里却没有过年喜庆，尹丽萍强忍着把饺子塞到嘴里，泪水再也止不住了。小小的铁岭，法轮功学员有多少流亡在这里？有多少在劳教所、监狱里被迫害摧残？几乎每天都能在明慧网上看到被迫害致死的消息。

“你好几年都没有在家过年，好不容易在家过个年还哭啥？”尹母的埋怨，让尹丽萍再也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，饺子也喷了出来。

饱尝迫害的尹母也落泪了，她和女儿一起洗酸菜、剁馅、和面，又包了三盖帘饺子，分给了一家一家流亡到铁岭的大法弟子。那些不起眼的出租房里，有的没有任何家具，大法弟子全家睡在铺着纸壳和报纸的地上，孩子都不敢出屋，外面还在抓捕……

两起血案

二零零二年大年刚过，邹桂荣流离失所到了尹家。三度重逢，姐妹俩特别高兴。上次写的材料被没收了，邹桂荣要重新写，就在尹家屋后一间冰冷的小房里，写完了她被迫害的经历——竟成绝笔！

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一日，比尹丽萍还要坚强的邹桂荣，死在了抚顺市将军地区十字楼看守所。噩耗传来，尹丽萍全身瘫软，欲哭无泪。

“她刚从咱家离开没几天啊，”尹母不敢相信，一边干活一边哽咽着：“多好的孩子啊！到咱家就干活，尽挑剩菜剩饭吃，懂事懂礼貌……她还有个孩子吧？太可惜了……”

沈阳的王杰听到噩耗，特意来铁岭看望尹丽萍。她们商量着搜集迫害证据，到国际法庭去告状。

四个月后，铁岭警察再次制造血案。十月八日，尹丽萍等人正在写上告材料，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大门，警察涌进来，狂吼着打人、抄家、翻东西。大法弟子王洪书被调兵山国保大队的张福才踹断了腰，瘫痪在银北派出所。腰部打上了钢板，后来钢板也被打裂了，才把人放回家。尹丽萍和张波被抓进调兵山看守所。

当时的铁岭公安局局长还是王立军，他为了往上爬，积极迫害法轮功。刑警大队的警察毒打、吊铐法轮功学员，逼供制造“大案要案”，扬言要判无期徒刑，极其嚣张。
半夜里，隔壁的房间都能听到胶皮管子打人的劈啪声和惨叫声。王杰等三人被吊在墙上两天两夜，头被胶皮管子打得嗡嗡响，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吊在两臂上，疼痛难忍，王杰大拇指半年没有知觉，大脚趾甲脱落，右臂八年了还抬不起来。

三度劳教 瘫痪换自由

二零零二年底，尹丽萍不经审判非法劳教三年，再次进入以酷刑闻名于世的沈阳马三家劳教所。

二零零三年三月，铁岭银州区法院开庭，被铁岭公安局刑讯逼供致残的李伟绩，被判八年，王杰、蔡邵杰、张波判七年。年轻的王杰遭受严重迫害，七年刑满后只一年多就去世了。

二零零三年的六月，在马三家劳教所被迫害了七个月后，被折磨得下肢瘫痪的尹丽萍，被家人从马三家抬回，就这样结束了这次“期限三年”的劳教。尹丽萍气息奄奄，通过炼功恢复着身体。

儿子的小伙伴儿都喜欢到尹家来玩，其中就有迫害尹丽萍的警察方建业的表亲外甥。这些孩子都失去父爱或母爱，尹丽萍成了他们的妈妈和好朋友，给他们讲故事，讲法轮大法好。

七月的时候，一个叫黄春霖的孩子被人带到了尹家，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，也被警察迫害！这孩子不久前被铁岭国保大队抓起来好几天，警察俞德海、孙立忠、杨东升一天一宿不让孩子睡觉，逼他说出他妈妈朝鲜族法轮功学员金红玉在那里，还逼问其他大法弟子的住处，孩子什么都没讲，警察就开着警车逼着孩子去找那些阿姨。

全家逃亡 四度劳教

二零零三年的七月十九日夜里，瘫痪回家的尹丽萍，炼功一个来月已经能走路了，她和往常一样安排孩子们睡下。房门突然被打开了，国保大队的警察又涌了进来，为首的还是张福才、刘福堂，一个警察把尹丽萍按倒，抓着头发往地上撞。尹母大声呼救，被警察一拳打得锁骨凸起，邻居大姐进来拉人反而被打，说她袭警。大姐怒骂道：“谁能看出你们是警察，我袭的是流氓！”

警察见激起民愤了，抓了一个赶来的男法轮功学员就撤退了。全家惊魂未定，知道他们还要反扑，就叫来尹丽萍的弟弟把全家转移了。紧跟着警察杀了回来，抓不到人，就盘查尹家所有的亲戚。

被逼无奈，尹母留下来照顾流离失所的孩子们，尹丽萍去了铁岭市，给那些绑架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家属一个一个打电话，告诉他们警察的暴行，连他们的亲人都感到震惊。

二零零四年的十月十四日，尹丽萍被国保警察抓捕，又是不经审判劳教三年。

再度生还 迫害未完

第四次被非法劳教，尹丽萍第三次进了马三家劳教所。被摧残三个月后，生命垂危的尹丽萍第六次被抬回家时，血压已经降为零！

为女儿活命，尹母连续给孩子念《转法轮》，大法的神奇力量，使尹丽萍又一次奇迹地活过来了。

这第四次劳教的打击太大了。马三家教养院，崭新的大楼，齐全的设备，充足的警力，连续的迫害，夜夜都在酷刑折磨。高分贝播放的咒骂声，使尹丽萍留下了后遗症，听到大声音就精神崩溃。法轮功学员有的牙被打光，有的精神恍惚，崔振环、李春兰被折磨成精神病。抚顺的秦清芳老太太被迫害死了，生前曾托尹丽萍把自己被迫害的真相告诉他儿子，尹丽萍丢了一位电话号码，没能完成老人家的遗愿，难过极了……

以上这些，并非尹丽萍所受迫害的全部，更严重的迫害使尹丽萍一度失去记忆，留下了生命中的空白。尹丽萍能在一轮轮致命的长期迫害和酷刑摧残中活过来，一次次展现生命的奇迹，这是不修炼的人难以想象的。

尾声： 中华民族的悲剧　

尹丽萍的悲剧，是千千万万信仰真善忍同胞和家庭被迫害的缩影。谎言欺世，迫害善良，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。中共以迫害法轮功为先导，迫害笼罩着整个民族。

二零一三年四月二十七日，杜斌的纪录片《小鬼头上的女人》第一部在香港首播，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，震动海内外。

从中我们看到，迫害和酷刑已经对准了访民和普通人。而访民不是固定的阶层，从平民到官员，到军人、武警、警察、法官，他们上访被毒打被劳教屡见不鲜。当今中国各个阶层的人，都被邪恶的暴政威胁着。

对邪恶的沉默，就是对邪恶的纵容，邪恶将肆无忌惮，泛滥人间。这是真正的民族悲剧。

前天它屠杀请愿的学生，昨天它开始残害法轮功，今天他同时迫害着访民，明天就可能迫害了你我！让我们对邪恶说不——在真相的流传中呼唤正义，对邪恶说不，全民反迫害，这才是挽救民族悲剧的希望。
法轮功二十一年历程带给我们的思考
【明慧网】从一九九二年开传到今天，法轮功走过了二十一个年头。二十一年里，人们目睹了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的健康与道德提升，更见证了一群修炼人实践真善忍的历程。这带给我们很多的省思。 

在修炼法轮功的千千万万人中，通过炼功得到健康，甚至从死亡线上走过来的比比皆是。几乎每一个修炼人，都可以写一本感恩的书。在炼功前，笔者每隔几个月便要生病一场，炼功到现在，七、八年没有生过病，而我身边的炼功人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也几乎都是这样，长年都很健康。 
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扁鹊、孙思邈、张仲景、华佗等这样的杰出医学家。他们妙手回春的故事、他们治愈的顽疾、他们能够覆盖的人群，其实非常有限，但已经可以让中国人谈论至今仍然可以非常自豪。那么，用同样的目光去思考一下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又该如何看待呢？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感到自豪，应该好好珍惜？ 

一个美国教授说，如果人们能够理解《转法轮》，那么，他们会明白，医学、物理学、文学等的诺贝尔奖应该授予李洪志先生。其实，我们仔细思考一下，有哪个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对如此广大的人群，用如此低的花费，做过如此重大的医学贡献呢？ 

同样，接触过法轮功学员比较多，时间比较长的人，都会感到这群人很真诚，很善良，是一批道德水准很高的人。人们常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
人心。二十一年了，法轮功学员仍然还在承受巨大的压力，还在长期不懈的付出，但他们还是如此和平，如何善良。人们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感觉最深的仍然是他们的善心与笑容。 

这是一群相信天理的人，他们知道，心里仇恨“真、善、忍”，仇恨善良的炼功人会给人们带来不好，所以他们要坚持讲真相。他们也知道，对“真、善、忍”价值进行打击，对无辜进行迫害的恶人恶行，最终会为天理所不容。中共的滔天罪恶，已经把自己送进了死亡之门，所以他们要去制止迫害，要让人们远离迫害的团伙，退出中共，不受其牵连。 

良药苦口，利于病；忠言逆耳，利于行。虽然他们的心境，也许有的人一时还难以理解；他们的做法，有的人现在还难以接受。但不管他们是上街发真相资料，还是他们劝人们退党，至少有一点，他们是真心为了别人好。都是为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片光明的未来。 

对法轮功的迫害仍然在持续着。法轮功走过的二十一年，展现了正信的辉煌，预告了迫害的必然失败。但这场迫害，却成为良知与正义的试金石。我们需要思考，在迫害开始到解体的过程中，在正邪、善恶之间，我们如何摆放我们的位置的？
辽宁真相








酷刑演示：吊铐





酷刑示意图：多根电棒电击





酷刑演示：灌食





酷刑演示：铐在床








24
23

